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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感性開講
■本課的開講，分別以課文相關詩歌來引言，加深學生對詩人作品的印象，方便作課文詩旨的延伸。
一、蒙文課─內蒙古篇
　　三杯酒後　翻開書來
　　「烏里雅蘇臺的意思　就是
　　多楊柳的地方」

　　父親解釋過後的地名就添了一種
　　溫暖的芳香

（節錄自席慕蓉 邊緣光影 烏里雅蘇臺）

　　母語的認知與學習，是一個極具生命性的莊嚴儀式。因為來自於父母親血系中的語言，不僅表徵著血緣正統，更意味著延續族群命脈的正當性以及傳承歷史文化的使命感。對一個失鄉的遊子來說，經由母語語系的尋索，生命原鄉的圖像，也能由模糊而清晰地建構起來。此外，族群不論大小，儘管母語的發聲書寫形式有別，各族母語仍有其共通性，那就是各族母語分別與其所屬的土地與文化相連結，各族母語的人性意涵，也與普世追求美善的生命需求與生命態度並無二致。

　　席慕蓉的蒙文課─內蒙古篇，其實是蒙、漢母語的對照，是蒙、漢文化的比較，更是蒙、漢衝突的省思與抗告。

　　「你說我這樣努力地書寫蒙古草原，其實可以算是對自己命運的一種溫和的反抗，是這樣嗎？」對於席慕蓉的這一反問，進入蒙文課的學習氛圍裡，答案便能揭曉。

二、霧社（一八九二～一九三一）選二首
(一)教室（一九二五）

這秋日夜隙，少年的敵首祭安穩地等在薩拉茂部落。

少年張開眼睛將黑夜撕下來，貓頭鷹冷靜地躲在樹洞，希麗克卜鳥卻像夜晚的蝙蝠在清晨哭泣，當少年劃下第一顆頭顱，照耀部落的紅太陽，卻兀自笑了起來。

這秋日清晨，馬赫坡少年砍下了薩拉茂部落親族的頭顱。

　　本段引文節錄自少年最後的敵首祭（一九二○），它是霧社組詩的第三首，這首詩的內容主要說明一九二○年發生「薩拉茂地區抗日事件」，日人無法以武力平定，遂兩次脅迫霧社群族人編成「奇襲隊」參與討伐薩拉茂的抗日壯丁，以獵取「敵蕃」首級論功行賞，並舉行「敵首祭」為誘，進行「以蕃制蕃」的滅族行動。接續這滅族行動，一九二二年之後，日本陸續在各部落設立「蕃童教育所」，為了將原住民改造為純然的日本人，澈底實行「漢蕃隔離」措施，禁止蕃人使用漢語，禁止漢蕃兒童同在公學校唸書，「蕃童教育」在同化政策中被視為最根本的措施。只要求蕃民能使用簡單的日語與日本人直接溝通，並了解日本禮儀，以溫順的態度面對統治者。教室一詩必須根據這背景來解讀。

(二)風中的名字（一九三一年五月六日）

　　部落的歷史在夢裡輾轉反側
　　睡了又醒，醒了又睡；

　　睡著的，是被苦難折磨的靈魂；

　　醒著的，是被典籍曲解的心靈；

　　當鏽跡斑斑的番刀喑啞失聲，

　　對抗著日軍的榮光早已淹沒；

　　當遲鈍的弓箭找不到目標；

　　只有觀光客依稀在某地驚鴻一瞥。


（節錄自瓦歷斯‧諾幹 在風中掩面哭泣）

　　如果歷史的書寫只是讓人夢裡輾轉、醒睡交換，這樣的歷史書寫者，絕對無法釐清現實，呈出真相。問題是一個被苦難折磨、被典籍曲解的族群，它的歷史真相何處尋找呢？鏽跡斑斑的番刀有歷史，遲鈍的弓箭何嘗不是？弔詭的是，歷史書寫往往不是著力於那把喑啞失聲的番刀、鈍了的弓箭，反而著力於番刀與弓箭的持有人被馴化的歷程，「馴化」相對而言其實是矮化，它往往透過武力或政策暴力達成。所以，這族群「抗日的榮光」被淹沒、「弓箭」不知向誰發射，這族群甚至淪為被觀光客觀光的對象。這是官方歷史書寫者的霸凌，也是缺乏歷史書寫自主性的民族極其可悲的命運。瓦歷斯很清楚：如果官方歷史論述，無法給予所寫的原住民歷史文化客觀的對待與尊重，要記錄原住民歷史文化，唯有透過文學，創造文本來結構歷史、還原歷史。因此，風中的名字這首詩可以透過解構文本的方式，幫助我們認清第二次霧社事件這段歷史。

貳　教學情境設計
■詩的教學情境設計，最好結合多媒體，營造詩樂繚繞的教學環境，或者加強學生朗誦、表演能力，引導學生掌握詩歌的聲情之美。

一、蒙文課─內蒙古篇
1.講解課文的時候，可以播放哈雅樂團「狼圖騰」的原聲帶當作背景音樂。

2.教唱席慕蓉的出塞曲，讓學生感染一下塞外大漠黃沙的豪壯風情。

二、霧社（一八九二～一九三一）選二首
1.介紹「風中緋櫻」或「賽德克‧巴萊」的電影，讓學生對賽德克族抗日的英勇事蹟及悲壯歷史有進一步的認識。

2.指定學生朗誦課文。

參　創作意圖點撥
■本項教學主要引導學生明白作家創作之意圖或理念，方便掌握詩歌的主旨或隱喻象徵等。
一、蒙文課─內蒙古篇
　　是的，父親
　　在「故鄉」這座課堂裡，

　　我沒有學籍，也沒有課本，

　　只是一個遲來的旁聽生……


（節錄自席慕蓉 迷途詩冊 旁聽生）

　　席慕蓉，蒙古名字是穆倫‧席連勃。外婆是成吉思汗的嫡系子孫，父親屬察哈爾盟 明安旗，母親屬昭烏達盟 克什克騰旗，都是蒙古貴族的後代。「慕蓉」是蒙古「穆倫」的音譯，意思即是大江河。名字裡含蘊蒙古貴胄血系、含蘊大漠江河的詩人，自一九八九年踏上蒙古後，回到族群之間，站在自己生命的來處，「血源在這一刻，變成了非常具象的線條和顏色」、「終於在母親的土地上尋回了一個完整的自己」。

　　因此，她不但「從單純的個人走向浩大的歷史卷帙」（蔣勳），更將創作重心轉向原鄉的書寫。她以一枝飽含深情卻略帶蒼涼的筆，與讀者分享她在蒙古高原觸動的悲喜。起初以一個「旁聽生」的身分，從父母的口傳身授、族人的經驗體察，到她追尋著父母的生命足跡，返回大漠、親炙松林、跋涉江河、馳騁草場，當她確實「照著祖先傳下來的規矩回家」時，竟赫然發現原本三百公里的森林，在毫無節制的砍伐下只剩下一片淒冷的荒漠，「他們連一棵樹都沒留給我」、「縱使已將踏上了回家的路／卻無人能還我以無傷的大地」。因此，她內心感到一種巨大的不安，於是熱切地用自己的筆追述蒙古歷史，要讓世人了解蒙古的過去和現況。她說：「在內蒙古自治區內，蒙族與漢族的命運是不可分的，為了兩者都可以健全地成長，民族與民族之間的了解更需要增強，這就是我寫這一系列文字的初衷。」（我的家在高原上後記）「語言」是文化符碼，所以是促成人際、國際之間相互理解的基礎。

　　蒙文課透過蒙、漢語言意涵的對照，即可找到漢、蒙民族之間文化精神本質面的共通點，可見族群與族群之間的相互理解是有可能的，只是族群相互理解之後，換來應該是和平共生，而不是毀壞消滅，本首詩的創作意圖顯而可見。

二、霧社（一八九二～一九三一）選二首
(一)教室（一九二五）

　　日治時代，日本殖民政府第五任總督，佐久間左馬太在職期間，設計一套「撫蕃」的手段—蕃人不經過漢化的過程，而直接「進化」成日本國民。此外，日本殖民政府特別規劃「蕃童特別教育」，以貫徹其「以夷制夷」的政策。「蕃童特別教育」是培育「蕃人」精英，來補強日方的警政系統，並從根侵蝕原住民的社會結構與價值觀。在撫育與攏絡政策下，將花岡一郎、花岡二郎、川野花子、高山初子、中山　清等人編入日人子弟就學的霧社尋常小學校，作為日本教化的典範代表。瓦歷斯‧諾幹藉教室（一九二五）一詩來反映這段歷史。

(二)風中的名字（一九三一年五月六日）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日人唆使道澤群族人投入「以蕃制蕃」的戰鬥，殺害第一次霧社事件餘生的「保護蕃收容所」族人，原五百六十一名賽德克族人僅二百九十八人倖存，史稱「第二次霧社事件」。這些倖存者被強制移居至川中島行監管。詩人以這事件帶出賽德克族人被迫害、殺戮的故事。詩中「大量使用人稱代名詞『我們』這種集團稱謂，並間雜賽德克族語，乃企圖呼喚同伴，創造集體身分；企圖激發共同情感、記憶、驕傲或悲傷。」（焦桐語）

肆　詩旨說明
■「詩旨」是詩的主腦，詩的一切意象、形式、聲情的設計都和它有關，教詩首先要教學生能扼要概括詩旨，接著意象或形式分析才不至於誤讀或誤判。

一、蒙文課─內蒙古篇
　　本詩藉由蒙、漢母語的對照來表達：即使母語發聲書寫形式不同，嚮往美善的人心、抒發悲喜愛恨的人情是一樣的；儘管母語發聲書寫形式有別，對天地的戀慕、族群的消滅、毀壞的憂心，並無二致。當詩中席慕蓉兩度追問「為什麼　當你隱入群體／我們卻必須世代為敵？」、「為什麼　當你隱入群體／卻成為草原的夢魘和仇敵？」她追問「為什麼」，其實是在告訴我們：「每一種文化都是一條既深且緩的河流，可以平行，也可以交會，卻不需要對立。」（江山有待）因為對立衝突的結果，個人與個人之間、族群之間總有流不盡的淚，一切的美好終將成灰。

二、霧社（一八九二～一九三一）選二首
　　霧社（一八九二～一九三一）是一組散文詩，共五首，是詩人記錄霧社地區歷史演變的小型史詩。本課選錄教室（一九二五）與風中的名字（一九三一年五月六日）兩首，前者描述日本殖民政府的蕃童教育，導致原住民族群、家國認同的錯亂。後者則寫因「以蕃制蕃」導致發生第二次霧社事件的歷史悲劇。

伍　意象分析
■「意象分析」是訓練學生讀詩的基本能力。
　　「意象」是指表現在詩歌中喚起人們感覺經驗形象的具體東西，它是詩歌抒情言志的基本單位。意象可以完成各種詩歌的功能，例如：隱喻、象徵、表現情感、描寫景色、創造氣氛、提示言外之意等。意象的解析，是掌握詩歌情境、意境的重要關鍵；而訓練學生讀詩、作詩，意象的理解與創造是重要法門。

一、蒙文課─內蒙古篇
　　本詩的意象多有實指，可直接表達情感或作說明，不具隱喻、象徵功能，試逐段分析如下：

1.第一、二段之意象
　　由「斯琴高娃／美慧、哈斯高娃／美玉、奧魯絲溫巴特勒／國雄」等意象，說明族群母語不同，但是命名的意涵相近，都有為人父母對子女美善、智慧、健壯、有為的期許，表現對於美好人性嚮往的一致性。

2.第三段之意象
　　「鄂慕格尼訥是悲傷、巴雅絲納是欣喜、海日楞是去愛、嘉嫩是去恨」，本組意象說明不同的語言也有共同的「情感」，族群無論尊卑，同為血肉之軀，悲喜愛恨、歌淚夢想並無差別。

3.第五段之意象
　　「騰格里／蒼天、以赫奧仁／大地、呼德諾得格／草場／碧綠的生命之海」，本組意象中，詩人頗為自豪地點出蒙古所屬的自然風光，並且強調這是他們先祖獨有的疆域，在這裡人與自然彼此善待，曾經擁有上蒼最深的愛。

4.第四、七段之意象
　　「（當你獨自前來　我們也許／可以成為一生的摯友／為什麼　當你隱入群體／我們卻必須世代為敵？）」、「（當你獨自前來／這草原可以是你一生的狂喜／為什麼　當你隱入群體／卻成為草原的夢魘和仇敵？）」，夾注號的作用在於補充說明或是強調提醒。

　　本詩兩段夾注，表達的是詩人的抗告、質疑。由前面兩段命名、表述情感的語言意象看來，蒙、漢之間，只有語言發聲書寫的歧異，對於人世美好的追求、人生遭遇的悲喜，仍有共感與同情，甚至面對莽莽蒼蒼的草原─碧綠的生命之海，理當充滿無限的欣喜。那麼，相對於「我們」蒙古人而言，「你／群體→摯友／仇敵」的矛盾敵對所為何來呢？相對於蒙古草原而言，「你／群體→狂喜／夢魘」的成因又是如何？筆者以為：詩中的「你」，是其他族類中的一個單純的心靈個體，可以交心、溝通，可以融合、交流，因而可以成為摯友。「群體」指向一個體制、組織，甚至是剝削壓榨的利益團體，當你隱入「群體」，變成殘害蒙古的「共犯結構」之一，因而成了蒙古人的夢魘且世代為敵。

5.第六、八、九段之意象
　　「俄斯塔荷是消滅／蘇諾格呼是毀壞／尼勒布蘇是淚／一切的美好成灰」、「風沙逐漸逼近、戈壁之南、千年的乾旱」相對於第五段對蒼天、大地、草場、疆域的自豪，本段頓入消滅、毀壞、淚、灰等愁慘氛圍，造成感情上極大的反差，暗示蒙古在「群體」劫掠下，戈壁之南，草原生態滅絕的跡象，「風沙逐漸逼近　徵象已經如此顯明／你為什麼依舊不肯相信」。「風沙」在席慕蓉的詩裡，曾經是鄉心之所寄—「風沙來處有一個名字／父親說兒啊那是你的故鄉……風沙起時　鄉心就起／風沙落時　鄉心卻無處停息」（狂風沙）。本詩裡的風沙實指蒙古的「風飛沙」（參見下列編者按），那是草原生態被毀壞的明確徵象，「在戈壁之南  終必會有千年的乾旱」不是危言聳聽，而是痛徹心肺的警告與吶喊。「尼勒布蘇無盡的淚」是天人共哭的無盡傷痛；「一切的美好　成灰」則是嚮往美善、和平、友好的普世人情，與藍天、綠草、清河、樹海的蒙古美景，都將化成灰燼。

※編者按：詩人近來原鄉的書寫，特別關注蒙古歷史文化以及生態浩劫的問題。席慕蓉說：「每一個蒙古人都知道，在蒙古高原許多無邊無際的大草原上，其實只鋪了一層薄薄的土壤，這層土壤是整塊土地的命脈，所有草籽都藏在其中，等待冬雪與春雨之後，再自然生長。幾千年來從不曾讓牧人失望過一次，……當一千七百萬農耕的漢人源源湧入，……帶著他們的鋤頭來把那一層薄薄的土壤犁過之後，底下暴露的是無窮無盡的細沙，細沙一旦翻土而出，所有的草籽從此消失，永不再生長」（江山有待 松漠之國）。漢人大量的移民、濫墾，將游牧草原變成農耕地，使草原沙漠化，造成幾百年來蒙古的「風飛沙」，演變成今日的「沙塵暴」。詩人在開荒‧開「荒」的開卷詩裡寫著：「東方是沙／西方是沙／南方是沙／北方是沙／赤地千里／何以為家」，又歷史博物館一詩寫著：「含淚為你斟上一杯葡萄美酒／然後再急撥琵琶催你上馬／知道再相遇又已是一世／那時候　曾經水草豐美的世界／早已進入神話　只剩下／枯萎的紅柳和白楊　萬里黃沙」。再者，造成蒙古生態丕變，除了中國農耕移民政策之外，還有中國出賣內蒙 戈壁用來掩埋四千多噸的德國核能廢料。甘肅省攔截河流霸占水源，使蒙古境內的河床、湖泊枯竭，綠洲變成沙漠，讓蒙古 額爾濟納奇草原沙漠化，成為沙塵暴的中心。甚至內蒙古官方以「提升獵民生活水平，接受現代文明」為由，打算將最後的狩獵部落─使鹿 鄂溫克族遷徙至山下，席慕蓉有感於獵民的困境，而寫下：「要怎麼才能讓你相信／眼前是一場荒謬的滅絕和驅離／失去野獸失去馴鹿的山林／必然也會逐漸失去記憶／要怎麼才能讓你相信啊　在未來／我們將以絕對的空白還贈給你……」（悲歌 2003）對蒙古人而言，這些動搖土本的政策，都是隸屬於官方體制之下的「群體」所為，因此，詩人要問「為什麼　當你隱入群體／我們卻必須世代為敵？」族群之間相互為敵，或因仇視，或因對於彼此無知。「無知的慈悲，可以鑄成大錯」，也可以陷人或環境於毀滅。所以國與國之間，族群與族群之間的相互理解就顯得重要，而蒙文課裡，詩人以蒙、漢語言的對照方式來寫詩，乃是因為語言是彼此相互理解的基礎。

二、霧社（一八九二～一九三一）選二首
　　霧社兩首散文詩的意象具隱喻、暗示的功能，試逐段、逐句分析如下：

(一)教室（一九二五）

　　第一段之意象：「我是花岡一郎，蕃人的子弟」蕃人取日本名字點出族群認同的錯亂。「武士刀劃去長髮」以武士刀剃髮凸顯日本強勢的殖民教育。「風中嘆息的髮絲」隱喻原住民的感傷與無奈。

　　第二段之意象：「我是川野花子，蕃人頭目的孩子」頭目的小孩學日語，暗示族群被同化。「我走進教室，聽到了奇異的聲音在流竄」寫對新語言的生疏，「ㄚㄧㄨㄟㄡ……抓到第一個音符，我將牠豢養在喉嚨裡，牠餵養、敲打、拉扯、撫摸我的聲帶，直到我再也無法發出族語」表達學習日語由生疏到熟練的艱難過程。「牠滿意的離開了喉嚨，像孩子般，睡在我的腦殼裡」隱喻已能將日語熟記在腦海，日本強勢教育發揮洗腦的作用。

　　第三段之意象：「我是中山　清，『霧社事件』不良蕃的孩子」暗示不良蕃被馴化。「睡夢中我聽見刀光劍影的招喚，我看見我的手數著親族的頭顱」被迫數親人頭顱，成為中山　清揮之不去的夢魘。「後來長著翅膀的書籍飛到我面前，像天使般安慰著我」日本教科書幻化成長著翅膀的天使，隱含一種恩賜或救贖。「醒來之後，我發奮地啃讀書本，直到我的罪惡被洗清」發憤讀日本教科書有合理化自己罪行的企圖。

(二)風中的名字（一九三一年五月六日）

 　　第一段之意象：「自從仇恨趁黑夜追殺了憐憫」意謂突如其來的相殘；「我們將悲傷藏了起來，藏在花葉、藏在泥土、藏在風塵之中。」可見悲傷無所不在；「每一個微弱的呼吸，都沾粘著親人的氣息。」表達即使苟延殘喘，對於先人也不會遺忘。

　　第二段之意象：「從霧社分室→眉溪→埔里街→川中島」以地名的更換表現遷徙以及族群的流離；「默念風中的名字」，臚列一長串族人的本名，表達對親人的悼念。

陸　創作藝術分析
■創作藝術分析，重在引導學生理解詩歌的外在形式與詩的情感、旋律之間的聯繫、詩歌聲情之美以及語言風格特色。
一、蒙文課─內蒙古篇
1.章法形式
　　本詩第一、二、三、五等段都以「……是……」的句型，作蒙、漢語言的對照，且排比行文，有其整飭之美；第四、七段則以（　）夾注「當你……為什麼……」的句式，突出詩人的抗告、質疑；第六、八段各以兩行成段，強調消滅、毀壞、淚、灰、風沙逼近等，有原鄉美好不再之憂嘆。本詩透過段落形式的改變，以及「一切的美好成灰」斷句成「一切的美好　成灰」的句式變化，呈現出舒徐而激越、絕望的情感起伏，傷痛隱隱可見。

2.聲情分析
　　本詩藉由段落的開闔來表情。前三段蒙、漢語言的說明，行數一致，聲情篤定而徐緩，間插第四段的夾注文字，提高調式以資注目、反省。第五段從蒼天、大地、草場、疆域，讚頌蒙古世界，聲調昂揚之後，頓接第六段兩行，終句「一切的美好成灰」，整段聲情頓入感傷，第七段調子再拔高，接著「風沙逐漸逼近……」又漸次低迴，直到「一切的美好　成灰」，聲調如哭，喑啞哽咽，傷痛不絕。此外，「用韻」是席慕蓉詩的一大特色，本詩用韻分析請參考教師手冊。

3.語言風格
　　本詩賦筆行文，語言素樸，但表情嚴肅。詩中以「蒙語／漢語」的文字意涵、「我們／你們」的對照，突出漢、蒙雖有族群之異與文化之別，但也有普世情感追求的一致。只在行文當中「如果你們是……／我們難道就不是／……」、「當你獨自前來……／為什麼　當你隱入群體／我們卻必須世代為敵？」、「你為什麼依舊不肯相信」，詩中置入這些「難道」、「為什麼」的設問，適度帶出詩人的感情，並且引發讀者省思。

二、霧社（一八九二～一九三一）選二首
(一)教室（一九二五）

1.章法形式
　　本首詩三段分別以花岡一郎留三分頭、川野花子學日語、中山　清數親族頭顱，代表日本政府由改變服儀、語言教育到武力鎮壓的殖民步驟。並以三大段「我是……我走進教室……」的相同句型排比成篇，有其形式上的一致性，是其章法特色。

2.聲情分析
　　本詩散行句法，聲情舒緩但悲悽：第一段「我走進教室，看到排列整齊的武士刀……」→被剃去的髮絲變成「一絲一絲的嘆息」；第二段「我走進教室，聽到了奇異的聲音在流竄……」→「直到我再也無法發出族語」；第三段「我走進教室，不久便沉沉入睡……」→「醒來之後，我發憤地啃讀書本，直到我的罪惡被洗清」，三段文字形同三段旋律：由低訴、微吟而憤激，適足與被殖民者痛苦無奈的際遇相表裡。

3.語言風格
　　本詩三段散筆行文，語言淺近，但修辭單純—例如：次段將日語音符轉化，末段以反諷收尾，通篇表情達意靈活且生動。

(二)風中的名字（一九三一年五月六日）

1.章法形式
　　本詩三段，先敘事後抒情：第一、二段先採直述法描述保護蕃慘遭襲擊→被迫遷徙集中管理，第三段再抒發將會記取先人事蹟並牢記歷史教訓。

2.聲情分析
　　本詩聲情先低沉後輕揚。首段的「黑夜追殺」、「只剩下二九八具身體」、「藏起悲傷」、「每一個微弱的呼吸」；第二段的「魂魄徘徊」、「身體最微弱」這些語彙表情黯淡，誦讀之聲情低緩而沉痛；第三段以呼告夾帶希望的語氣行文，「從花葉中伸展芬芳，從泥土裡長出果實，從風塵中雕塑希望」如陰暗中透顯微光，聲情略顯昂揚。

3.語言風格
　　本詩全採賦筆。以轉化、排比來修飾文句，前者如「自從仇恨趁黑夜追殺了憐憫」、「呼吸你的名字」、「從風塵中雕塑希望」，後者如「從霧社分室到眉溪，從眉溪到埔里街，從埔里街最後來到川中島」、「從花葉中伸展芬芳，從泥土裡長出果實，從風塵中雕塑希望」。

柒　收課尾聲
■運用相關詩歌，作詩旨的延伸，訓練學生深度閱讀的能力。
一、蒙文課─內蒙古篇
　　他們告訴我　唐朝的時候

　　一匹北方的馬換四十匹絹

　　我今天空有四十年的時光

　　要向誰去

　　要向誰去換回那一片

　　北方的草原
（席慕蓉 邊緣光影 交易）

　　失去了草原，蒙古就不成蒙古；失去了草原的蒙古，原鄉可曾再是原鄉？這是席慕蓉的原生焦慮，也是席慕蓉近期以來，著力原鄉書寫與追尋的潛在動機。「要向誰去／要向誰去換回那一片／北方的草原」向個人去換？向群體去換？答案啊答案，盡在歷史的風煙與大漠的沙塵裡。那一片記錄著詩人生命圖像的蒙古草原，早在中國「現代化」農耕移民墾殖的糖衣包裹下，已逐漸風化、沙漠化。在蒙文課裡，我們可以感受到—這風化、沙漠化的豈止是蒙古草原而已？風化、沙漠化的，其實是人間嚮往美善、和平、共生的普世價值。上一堂母語學習的蒙文課，思及所有弱勢族群的命運，讀來備覺刺骨錐心。

二、霧社（一八九二～一九三一）選二首
　　一個民族的夢在那裡黯然魂斷了。那是一個美夢呵……民族的希望破碎、消散了。再也沒有了中心，聖樹死了。

　　忘了在哪一本書裡看到這一段文字。與這段文字有關的是美國 落磯山下有一個穿鼻族的悲慘故事。十九世紀中葉，穿鼻族在美國大兵的追殺下，展開大逃亡，後來他們的的酋長被捉到貧瘠的保留區生活，這酋長曾在一場演說中提到：希望能成為一個自由的人，自由旅行、自由工作、自由思想、談話和行動。當然這酋長終其一生還是沒有獲得自由，他大約於二十世紀初在美國政府保護下的保留區過世，據說保留區管理所醫生交給議會的死因報告是「傷心」致死。歷史極其弔詭，美國以一個霸凌的角色，「保護」一個少數民族的酋長。酋長是一個族群最高權力的象徵，酋長被抓去保護，意味著亡族，酋長因失去自由傷心而死，這道盡世上多少弱勢、邊緣族群的坎坷身世。

　　過去的泰雅族，今日的賽德克族，在日治時代奮勇抗日血跡斑斑的歷史不容忽視，日本殖民政府以其絕對的優勢對原住民族極盡改造之能事也不容等閒視之。因此，瓦歷斯‧諾幹的教室（一九二五）一詩，寫的其實是族群主體性因殖民教育而喪失。風中的名字（一九三一年五月六日）則是一個民族相殘、幾近滅絕的嚎哭。詠史詩也可以是一面鏡子，提供我們深度的省思—除了不再重蹈覆轍之外，對於原住民或者是少數的、弱勢的、不幸的人們，我們都該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扶持……。

捌　活動設計學習單
■本學習單採延伸閱讀的設計，以訓練學生資料的判讀、比較、分析、歸納、融貫、組織等能力。
說明：閱讀下列文章，並回答問題。

(一)　　　星空下的神話
席慕蓉

　　遙遠的北方博格多出（即「聖山」）有一座神廟，對於包括我們在內的蒙古人來說，就像阿拉伯世界的「麥加」一樣神聖。在到達札薩克圖 烏拉山之前，人們必須經過四十天的長途跋涉，然而沒有一個人能到達那裡，因為在必經的路途上，有成群的毒蟲出沒。

　　山的統治者是一隻雄獅，牠不能離開聖山半步。札薩克圖 烏拉山是壯麗而神奇的，不僅有白雪皚皚的山峰、富饒的山谷，同時還放牧著八匹神駒。牠們都是種馬，其中七匹看上去都很驃悍，可是第八匹卻非常瘦弱，牠無精打采地垂著腦袋，瘦得連肋骨都能數得清清楚楚。然而這匹名叫卓能哈拉的馬卻比任何馬匹都更輕盈和有耐力。

　　一個寂靜的深夜，有二十八顆閃爍的明星前來汲取大地的精華。他們的光輝劃破漫漫長空，當他們到達地面之時，就都變成了身著金色鎧甲的勇士。其中有二十位武士騎馬前來，另外有八位則降落到札薩克圖的山脈上，因此，那八匹神駒自然形成了他們的坐騎。他們與另外二十位兄弟一起，整夜在大草原上縱馬飛馳，凡是他們馬蹄踏過的地方，就孕育出美麗和繁茂的草原。

　　黎明前，他們又回到夜空中自己星宿的原位，僅僅閃爍在曙光到來前的一剎那，便被整個白天吞沒了，直到黑夜的再次降臨。

　　二十八位勇士的首領，恰恰騎在那匹瘦弱、輕盈的馬上。一位來自西方的牧羊女迷戀上了這位明星王子，而他也還報她以愛意。當他的弟兄們變成星辰在夜空中閃爍時，他則在戀人的帳篷度過黑夜剩下的時光。那裡離札薩克圖太遠了，他早晚都要跋山涉水走很遠的路，卓能哈拉變得越來越瘦，但這始終不影響牠的靈敏程度。王子與他的未婚妻總是在彼此的懷中睡去，然而每個清晨，當姑娘醒來時，總是孤單一人，王子與他的坐騎全都不見了，並且，在沙地上沒有留下任何馬蹄的痕跡。

　　牧羊女吃驚極了，因為她睡得很輕，即使是最輕微的響動和馬蹄聲都能讓她醒來。於是她決定整夜不睡，備好最快的馬，準備跟蹤王子，尋找他的住所。然而一切都是徒勞，王子和他的馬像風一樣消失在黑夜裡，人間最快的馬也趕不上他們。

　　下一次約會，姑娘乘王子熟睡時，仔細檢查了那匹神祕的馬，發現馬身上有小小的翅膀，它們折疊在每條腿的裡面。為了留住心愛的人，她摘下了馬兒所有的翅膀。

　　但是，第二天，當她醒來時仍是獨自一人，王子和他的馬從此再也沒回來。

　　歸途中，王子騎著他的馬衝上天空，牠只飛了一會兒，王子就發現這匹從不知疲倦為何物的馬兒開始筋疲力竭了。最後，他們墜落到一處荒涼的大沙漠之上，馬匹剛一著地就死去了。失去這匹神駒，王子絕望極了，他知道他再也無法回到天上或者愛人的身邊，因為這兩段路程都是如此遙遠，任何人間的馬兒都是永遠不可能到達的。

　　王子撫摸著心愛的卓能哈拉，淚水不知不覺從他眼中滴落在顫抖的雙手間，奇蹟出現了，死去的神馬變成了第一把馬頭琴，琴的頂部是一個作為裝飾的馬頭；王子手中的馬鬃和馬尾變成可以發聲的琴弦。

　　這時，太陽正從大漠長長的地平線上升起，也是王子第一次在陸地上經歷日出，他的星宿正在晨曦中隱去，王子被此時的美景所感動，他觸動了手中的琴弦，隨著琴弦的震顫，歌詞從他唇邊緩緩流出─這就是第一首蒙古歌曲的誕生。

　　從此，王子便在大草原上四處流浪，足跡遍及高山、沙漠以及任何角落。每到一處他都要為死去的神駒、遙遠的星辰和失去的愛人彈唱。每到一處，蒙古人都會聚集在一起聆聽他的歌聲，為他的音樂著迷。他離開之後，人們模仿馬頭琴的樣子製作出自已的樂器，彈唱王子的以及他們自己新編的歌曲，大家永遠都被王子的歌聲所鼓舞。

　　這就是為什麼蒙古人最喜愛的樂器要用卓能哈拉的頭來裝飾，而蒙古歌曲中最古老、最優美的旋律是唱駿馬、愛情和那遙不可及的星辰的原因了。


（節錄自席慕蓉 寧靜的巨大，臺北 圓神出版社）

1.本段文章的主題是什麼？

答：敘述蒙古樂器─馬頭琴，以及第一首蒙古歌曲誕生的神話傳說。

2.蒙古草原的繁茂與美麗、第一把馬頭琴、第一首蒙古歌曲，都有其動人的來歷，請同學加以說明。

答：蒙古草原的繁茂與美麗，參見第三段；第一把馬頭琴，參見第七至第十段；第一首蒙古歌曲，參見第十一段。

3.「神話」對一個國家文化或族群文化的形成有何意義？請同學舉出自己熟悉的國家神話或族群的神話來加以說明。

答：讓學生自由發揮。

(二)　　　七日讀—第三日
瓦歷斯‧諾幹
　　你們都喝滿了白人的鬼水，就像暑月裡的狗群，跑得發瘋，猛撲自己的影子。

　　美國 明尼蘇達歷史記錄了蘇族 小鴉酋長在一八六二年對年輕族人的訓誡之詞，將近一百五十年後閱讀這些文字，我依然感受到小鴉酋長的絕望之情多於訓誡之意。這一年，美國政府與蘇族間的條約被撕毀，族人染上喝鬼水的惡習，蘇族日漸失去土地，政府不再遵守諾言，部落進入到人為造成的饑荒。作為前進西部的貿易商販，名叫邁立克的白人輕蔑地說：「如果他們餓，讓他們吃草，或者吃自己的屎好了。」美洲原住民喝了鬼水就會猛撲自己的影子，在我們部落，我們稱這是「公賣局拿走的人」，什麼被拿走了呢？當然是靈魂。

　　我透過窗戶看到母親從暗夜中顫抖著走回來，在餐桌兼客廳的椅子上坐下，母親說組合屋被燒了。組合屋就是「九二一大地震」之後蓋起的臨時安置屋，好心的地主是長老教會牧師，小兒有個天使般的名字，是部落聞名的「公賣局拿走的人」。據稱傍晚時分又向牧師要錢討酒，「否則就燒了組合屋」—孩子向牧師父親下一道匪夷所思的恫嚇之詞，不到一小時，火光已經延燒到通往天堂的夢境裡邊，幸好鄰人拖著驚夢中的牧師。遠在五十公尺之遙的飲食小店主人老莊曾經敘述這段火災奇觀（包括半個部落的圍觀族人）：火勢燒燙的溫度，我都可以賣烤肉了！

　　一八六三年「小鴉戰役」蕩平之後，美國軍方訂在「鹿脫角月」（十二月）執行絞刑處決，三十八名蘇族桑狄人的身軀，了無生命地在空中擺動。一個圍觀行刑的白人誇稱這一次是「美國最大規模的集體處決」。

4.文中的「鬼水」指的是什麼？為何作者說喝鬼水的人，是「公賣局拿走靈魂的人」？

答：酒。那是作者對原住民喝酒的一種說法。酒後亂性，很容易喪失理性和理智，因此經常會製造一些問題。尤其，原住民在強勢族群的欺凌之下，主體性喪失，生存空間、就業機會相對被剝奪，在此情況下，很多原住民鎮日買醉，或是自我麻醉，或是自甘沉淪，形同「靈魂被拿走」，適可傳達一個弱勢族群的悲哀。

5.這篇文章總共寫了幾件事？

答：蘇族人喝酒後猛踩自己的影子、美國侵奪蘇族的土地、美國人對蘇族的歧視、家鄉部落的組合屋被酗酒的牧師兒子燒毀、美國人處決蘇族人。

6.從本文哪些敘述，可以看出作者寓批判於客觀敘述之中？

答：(1)「將近一百五十年後閱讀這些文字，我依然感受到小鴉酋長的絕望之情多於訓誡之意。」→作者感同身受小鴉酋長的「絕望」，暗藏對美國人背信於蘇族的指控。

(2)白人輕蔑地說：「如果他們餓，讓他們吃草，或者吃自己的屎好了。」→作者針對白人的這段輕蔑的話語沒有任何解說，只作單純紀錄，給讀者思考的空間加大，很能理解作者批判的意圖。

(3)部落組合屋被火燒了，「半個部落的族人圍觀」，作者說是「火災奇觀」→作者批判多數族人對自家災難的冷漠。

(4)三十八名蘇族 桑狄人的身軀，了無生命地在空中擺動。一個圍觀行刑的白人誇稱這一次是「美國最大規模的集體處決」→白人面對空中擺動的蘇族人身軀，沒有任何的同情，竟還「誇稱」這一次是美國最大規模的集體處決，旁觀他人痛苦的罪孽，莫此為甚，這也可表現作者批判的意圖。

玖　作文小教室
■二行詩創作練習。
說明：瓦歷斯‧諾幹在西元二○一一年積極推廣二行詩的創作運動，二行詩的特徵就是「二行」，多以譬喻、轉化的技法寫作。例如：「年獸拔下了細毛／擦亮夜空」（瓦歷斯‧諾幹 跨年夜）請學生試作幾首二行詩，題目自訂。
（請學生自行創作）
[image: image1.jpg]



